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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號子在米川江號子在米
蘭世博會演出蘭世博會演出。。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開船時所唱的莫約號子
的樂譜。 本報重慶傳真

■■《《印象武隆印象武隆》》實景演出以川江實景演出以川江
號子為精髓號子為精髓。。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川江上的縴夫已經漸漸川江上的縴夫已經漸漸
消逝消逝。。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川江號子雕塑川江號子雕塑。。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嘿唑
嘿

，穿惡浪喲；
嘿唑嘿，迎激流
喲；嘿唑嘿，闖險

灘喲；嘿唑嘿，齊心把船拉喲」——由艄翁領
唱、縴夫和應的川江號子高亢豪邁，是中國水系
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曲牌豐富，旋律激昂。
川江號子也被稱為峽江的生命、縴夫的靈魂，有
着「長江文化活化石」之稱。

暗礁險灘惡浪 縴夫背抵肩扛
民俗學家劉孝昌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古
時船運是主要的運輸形式，順水行舟可「千里江陵
一日還」，但是船老大不可能滿載貨物離開後空船
回去，因此對載滿貨物逆流而上的貨船來說，最主
要的動力來源，就是船上的船工了。船工用慈竹、
斑竹等品種的竹索搓成長長的縴繩，從船上甩下
來，把繩子往腰上背上一纏一帶，船工就成了縴
夫。一般情況下，逆流而上的貨船需要三五十名縴
夫，小的船隻需3至5人，上百噸的大船需要上百
名縴夫。

劉孝昌
說：「縴夫

中，有一個拉
頭縴的。與其他的

縴夫只顧彎腰埋頭使勁
不同，頭縴是側着身子

的，他要看水路。由於川
江暗礁密、河流落差大，水

流多急流險灘，如果一個不
慎，行進的船和船員們就會陷
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頭縴一

邊拉縴，一邊看水路，還要和一旁
的縴夫互相交流，並用號子指揮和協

調大家勁往一處使。過急流險灘時，頭
縴會喊「過險灘了喂！號子嘛吼起來哦，喲

喂！」縴夫口中的號子節奏就會跟着急促地響應
起來：「嘿喲！嘿喲！」或者「嘿唑！嘿唑！」

前有古人吶喊 後無來者追趕
20世紀50年代開始，新中國整治長江，炸燬了
大批險灘、暗礁，機動船代替了木船，船工的勞
動強度大大減輕，號子在川江上變得漸漸稀少。
隨着90年代三峽工程的興建，輪船公司破產、縴
夫失業轉行，至此流傳千百年的川江號子徹底走
到盡頭。那些激發出川江號子的急流險灘，那些
川江號子吟唱的苦難與憂愁，都已經永沉江底。
80年代，重慶一名老船工田洪光用20年時間完成
一部55萬字的小說《死了沒有埋的人》，講述一
群長江船工的故事，但「三年僅賣了100本」的
尷尬令田老感到悲哀。隨着當年船工的日漸老
去，原汁原味的川江號子也將銷聲匿跡。
2006年，國務院批准川江號子（重慶）為第一

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並在重慶選定了
五位傳承人，分別為陳邦貴、譚學發、曹光裕、
李德清與女船工吳秀蘭。傳承人平均年齡超過60
歲，其中陳邦貴先生已離世，而他的徒弟、傳承
人中最年輕的的曹光裕先生至今未找到自己的傳
承人，由於缺乏聽眾、鮮有市場，「大家更願意
去學鋼琴、學流行音樂，沒人願意來唱號子。」

苦學17年，曹光裕終於出師，2012年師父陳邦
貴去世，正當盛年的曹光裕擔負起川江號子傳承
的重任，他開設了川江號子傳習所和學習班，並
試圖從學生中選拔出心儀的傳承人。「我慢慢地
體會到，川江號子能帶給人面對苦難的勇氣，我
失業的時候，全靠號子支撐。川江號子是一種精
神，漸漸融進我的血液裡了。」
曹光裕發現，具備川江號子領唱天賦的歌手，
大多選擇了可以謀生的音樂領域，對於川江號子
絲毫沒有熱情。他直言川江號子的演員收入微
薄，「要解決大家的生存問題，才能吸引人才潛
心於此。」目前，川江號子傳習所的演出排練、
市場拓展、招收學徒都由曹光裕一人負責，一旦
遇到大型演出，曹光裕就親自上台擔任領唱。

父子合力編曲 注入現代元素
提到自己26歲的兒子曹羽，曹光裕一臉自豪：
「若不是曹羽的音色不合適唱號子，我真有私心
把這個傳給他。」繼承了父親的音樂天賦，曹羽
目前就讀於四川音樂學院，由於自小耳濡目染，7
年前他提出大膽設想，將川江號子的單一曲牌重
新編曲，加入現代元素。
經過父子兩人不斷摸索，一部《川江號子——

船到碼頭把酒喝》亮相，一舉榮獲了文化部第十
五屆「群星獎」（音樂類），並參加了2010年上
海世博會開幕式演出。曹光裕說，這次改編加入
了四個聲部的美聲男聲合唱以及運用複調手法，
讓川江號子的受眾更廣，越來越多的80後、90後
開始為「新號子」點讚。目前，父子兩人正致力
於將川江號子原本短、平、單調的曲牌，改編成
一首完整的歌曲。

業界知名「印象鐵三角」張藝謀、

王潮歌、樊躍，三年前在重慶創作了

《印象武隆》。這場演出是由300多

位本地農民組成演出團隊，在海拔千

米之上的峽谷，真聲再現川江號子絕

唱，同時 4,000 多組燈光與崖壁交相

呼應。

貫穿《印象武隆》的是快要消失的川

江號子，當「嘿唑嘿唑」喊出來的時

候，整個山谷回聲四起，縴夫們頭上裹

着白帕子，胸口裹着一塊布，半弓着身

子往前走着，從時空隧道裡出來的船，

在燈光幻化的洶湧波濤裡行駛得穩穩當

當。「我們再次喊起這些號子，為的是

不斷了血脈。」縴夫們最後的話語感人

肺腑。

導演王潮歌在重慶接受採訪時，提到

了眾多重慶元素中選擇「川江號子」的

初衷：「我在《印象武隆》裡做川江號

子，就是想告訴現在的人們，我們曾經

有那樣的父輩，他們以『人與人以命相

抵』的精神生存，在川江的峭壁上，一

根線串着所有的性命，每一個人都必須

使勁拉，如果你懈怠掉下去了，所有人

都下去了，所以就需要號子，喊齊、鼓

勁。中華民族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繁衍

不止，一定有種特別牛的精神，川江號

子就是這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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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號子傳川江號子傳
承人曹光裕承人曹光裕。。

記者孟冰記者孟冰攝攝

曹光裕：一種精神融入血液

川渝境內，山巒重

疊，江河縱橫，自古貨物流

通、客運往來，皆需木船載客運

貨。自明朝起，長江川渝段江河行

船，多由艄翁擊鼓為號指揮船行，統

一扳橈節奏，由此形成「川江號

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重慶報道

■■川江號子是國家非物川江號子是國家非物
質文化遺產質文化遺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行於峭壁行於峭壁 以命相抵以命相抵

■川江號子是長江縴夫
的靈魂。 本報重慶傳真

■■縴夫的背影縴夫的背影
漸漸隨時間漸漸隨時間
沉入江底沉入江底。。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